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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松桃瓦窑，最先钻进耳朵的，总是那震天的花
鼓。不是电视里隔着屏幕的单薄声响，是踩在青石板上
都能感觉到的震动——从寨子底下大枫树的鼓点开
始，顺着乌巢河的水纹，荡漾进家家户户的堂屋，连灶
台上飘起的炊烟，都像是跟着节奏在晃。

我原先对这鼓声没什么实感，只是从资料上知道
“瓦窑是花鼓艺术之乡”。在未曾结识龙志平老师之前，
我对瓦窑花鼓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那时候的瓦
窑花鼓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偶尔听闻的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我只知道它是瓦窑这个地方特有
的文化符号，却并不清楚它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厚历
史底蕴和丰富文化内涵。

直到三年前跟着朋友去麻塘村采风，拜见一个称
为苗族艺术家的人——远远看见独具特色的村委会就
像一面大鼓，高高耸立，坝子上站着个穿青布对襟衫的
男人，胸前绣着四面鼓图案，手里拿着两根系着红丝带
的鼓棒，一上一下，竟把两面蒙着黄牛皮的花鼓敲出山
崩地裂的气势——他就是龙志平。

龙志平的右手始终蜷着根中指，比别的指头短一
截，像株没长齐的禾苗。第一次见他握笔，那截短指贴
着笔杆，反而让他的手势多了种特别的稳当。后来听寨
子里的老人说，这截指头，是被花鼓“换”走的。

瓦窑花鼓舞历史悠久，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
活中形成的文化艺术结晶。在苗族民间，花鼓舞起源有
多种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很久以前，一头猛
兽经常闯入苗民村寨，伤及人畜，被青年猎手巴果与之
进行殊死搏斗后将其杀死，而自己也献出了宝贵生命。
为纪念巴果，苗民们剥下兽皮，蒙成巨鼓，用木棒奋力
敲击，边击边舞，以此发泄对猛兽的仇恨和对英雄的敬
仰；每当巴果忌日，都要击鼓祭祀，经过漫长的演变，就
发展成了花鼓舞流传至今。花鼓舞，苗语叫“保诺”，是
一种围鼓而舞的无伴奏传统舞蹈。按表演规模分，有自
由发挥的单人鼓舞、行云流水的四人鼓舞、变化莫测的
八人鼓舞、气势恢宏的几百上千人大型鼓舞。按种类
分，有拜神祭祖的神鼓、辞旧迎新的年鼓、催人奋进的
战鼓、互诉衷肠的情鼓等等。表演时，一名鼓师敲打鼓
点指挥，舞者随鼓点节奏舞蹈。因无伴奏，鼓点就成了
花鼓舞的灵魂，相当于乐队的指挥。所以，瓦窑片区流
传着一句俗语：“敲点的人是师傅，打鼓的人是徒弟”。

时光回到很多年前，苗寨的日子过得像村口的溪
水，慢得能数清石头。龙志平正是一岁半蹒跚学步之
时，就整天扶着泥巴墙跟在木匠父亲身后转。那天父亲
在堂屋里做花鼓，木马架上夹着段刚剖好的枫木，锯齿
拉过木头，“沙沙”声响里混着母亲在灶台边切酸菜的

“咚咚”声。龙志平被那转动的锯齿勾了魂，趁着父亲转
身去拿刨子的空当，小手一伸，就按在了锯齿上……

真正懂花鼓，是在他10岁那年。那年冬天，雪下得
埋了山路，寨子里一位九十岁的老鼓师在弥留之际，让
儿子把龙志平叫到床前，颤巍巍摸着他的头，要他别恨
鼓，这是苗家的根。“它敲起来时，是不是像阿公阿婆在
说话？像阿爸阿妈在地里干活？像田里的稻子在长？”

那天夜里，老鼓师走了，寨子里的人围着他的棺木
打花鼓，敲的是《送魂鼓》。鼓点慢得像哭，每一声都沉
在雪地里，龙志平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那对磨得发
亮的小鼓棒，忽然听见鼓里真的有声音——有老阿婆
在火塘边讲的神话，有父亲做鼓时的锯木声，还有自己
小时候趴在鼓面上的呼噜声。

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作业一写好，就抱着
花鼓练。父亲教他《十五棒》，一棒要敲在鼓心，二棒要
擦过鼓边，十五棒下来，要像串珠子一样不能断。他练
得指尖起了茧，茧子磨破了，就用布条缠上，接着敲。有
一回母亲半夜起来喂猪，看见堂屋里还亮着煤油灯，龙
志平趴在鼓上睡着了……

龙志平的本事，不是只在鼓上。寨子里的人都说，
他是被花鼓“喂”出来的全才——敲得了鼓，写得了歌，
拿得起毛笔，就连炒个农家菜，都能炒出鼓点的味儿。

瓦窑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也是一个艺术的摇篮，各
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众多的人才。在这片土地上，有勤劳
智慧的工匠，有才华横溢的文人，有技艺精湛的艺人
……在众多的艺术人才中，龙志平留给我的印象极为
深刻。他为人谦和，总是带着微笑，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在生活中，他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不良嗜
好。他的生活简单而规律，尽管从教师行业改行从政，
却依旧保持着那初为人师的模样。他非常注重自身的
品德修养，对待他人真诚友善，乐于助人。无论是在艺
术创作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原

则和底线，不随波逐流，不被世俗的诱惑所迷惑……
我于是总是寻找机会一次次走进麻塘村，然后与

他一次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一次刚走到村委会的
坝子上，就听见“咚咚锵”的鼓点混着“滋啦”的炒菜声。
推开门一看，灶房里的龙志平正颠着锅，灶台边摆着个
巴掌大的小鼓，左手握锅铲，右手时不时伸下去敲两下
鼓边，锅里的青菜跟着他的动作翻卷，绿得发亮。

他做酸菜鱼有个规矩，鱼必须是自家稻田里养的
稻花鱼。瓦窑的稻田大丘大丘的都在房前屋后坝子上，
是正大的主要产粮区，田水可直接饮用，养出来的鱼肉
质嫩得像豆腐。龙志平每次下田捞鱼，都要带着花鼓，
捞上来一条，就敲一下鼓，说是“让鱼也听听热闹”。

锅里的油烧到冒烟，他先把野花椒、野山椒丢进
去，“滋啦”一声，香味瞬间漫了整个院子。接着下酸菜
翻炒，酸香混着椒香，引得院角的狗都直起身，围着灶
台转。最后把煮好的鱼片倒进去，盖上锅盖，他又敲起
了小鼓，这次的节奏慢了些，像是在等锅里的味道慢慢
融在一起。

“炒菜和打鼓一个理，”他边敲边说，“火候就是鼓
点，急了就糊，慢了就淡。炒青菜要快，像《陀螺鼓》节
奏翻得勤才脆；炖肉要慢，像《踩山鼓》沉住气才入味。”

说话间，他掀开锅盖，往锅里浇了一勺热油，“滋
啦”——这一声比刚才更响，香味直接飘到了隔壁的家
里，邻居家的阿婆探出头喊：“志平，又做酸菜鱼啊？等
会儿给我盛碗呗！”

那天的酸菜鱼，我吃了三碗饭。鱼肉滑进嘴里，酸
中带辣，辣里藏鲜，脆生生的，连汤都喝得底朝天。或
许，他所写的一首歌词里有一句“醉他个底朝天”便是
来自于这样的灵感。龙志平坐在对面，看着我笑：“这酸
菜是关键，要腌足九九八十一天，少一天都差味儿。就
像打花鼓，少一棒都不成套路。”

除了炒菜，他的书法也透着鼓劲儿。去年冬天，我
去他书房看他写字，屋里摆着的八仙桌上铺着张四尺
宣纸，墨汁已研好，泛着淡淡的松烟香。他先从墙角拖
出一面小鼓，拿起鼓棒敲了段《迎宾鼓》。

鼓声起时，他的腰杆忽然就直了，眼神也亮了，像
是换了个人。鼓点快，他的手腕跟着抖，像是在酝酿什
么；鼓点慢，他的手指在纸上游走，如在找落笔之地。等
最后一声鼓响落定，他拿起毛笔，蘸了墨，“唰”地一下，
笔尖落在纸上，竟是个“鼓”字——左边的“士”像两根
鼓棒，右边的“支”像面鼓，笔画里带着鼓点的跳脱，横
画粗得像鼓心的重敲，竖画细得像鼓边的轻擦。我看得
发愣，他却说：“写字哪能没节奏？你看这撇捺，就像敲
鼓时收棒，得有回劲儿。”

他还赠送我一幅作品，就是我发表在《铜仁日报》
上的散文《牵头女儿的手去上学》，“牵手”二字在他的
创作下，活灵活现了父亲牵着女儿的手去上学的情形。

“牵”的宝盖头化作父亲微驼的肩，撇折勾弯成他伸出
的胳膊，最后一竖轻轻落在“手”的横画上，像极了掌心
扣着女儿的小手。“手”的撇捺则是女儿张开的袖口，两
点写成她仰着的小脸，连笔画间的留白都透着股走在
上学路上的轻快。他指着字笑：“读你文章时，总想起校
门口那些牵着手的父女，就把这念想藏进笔画里了。”
我指尖抚过纸面，墨色还带着些微温润，仿佛能触到那
两只手相扣时的温度，比文字本身更让人心头发暖。

寨子里谁家办喜事，都盼着他写对联。去年秋天，
他侄子娶媳妇，提前半个月就来预约。婚礼前一天，他
在晒谷场上摆开桌子，写的上联是“花鼓声声贺佳偶”，
下联是“瓦窑处处庆良缘”，横批“鼓乐齐鸣”。写时周围
围了一圈人，他边写边敲鼓，鼓点敲到“佳偶”两个字
时笔锋一顿，像是在强调这份喜庆；写到“良缘”，笔锋
又轻了，像是怕惊着新人。

龙志平的歌，都是瓦窑的“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词
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唱的都是寨子里的人、田里的事、
乌巢河的水。有一天，他去乌巢河对岸的湖南凤凰走亲
戚，站在山坡上往下看，河西岸是贵州的瓦窑，河东岸
是湖南的腊尔山，两边的苗寨都飘着炊烟，像两条白色
的带子，系在山腰上。河面上有个竹筏，筏上的湘妹子
正对着对岸唱苗歌，歌声顺着河水飘过来，混着油菜花
的香味。

他忽然就来了灵感，掏出兜里的小本子，铅笔头在
纸上划拉着，嘴里哼着调子。亲戚喊他吃饭，他说“等会
儿”；亲戚叫他吃菜，他说“先记下来”。就这么站在山坡
上，晒着太阳，哼了两个小时，把乌巢河的风、炊烟的
晃、阿妹的歌，都揉进了旋律里。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
屋里，对着花鼓敲敲打打。鼓点敲得快，他的调子就高；

鼓点敲得慢，他的调子就沉。
不久，《尖尖想萌》就创作成功了。“尖尖想萌尖尖

想，尖尖想萌萌接年”(苗歌，偷偷想你偷偷想，偷偷想你
你不知)。自古以来，乌巢河两岸的阿哥阿妹，隔河相恋，
一嗓高腔唱着永远也唱不完的苗歌，演绎亘古的爱情
故事。滔滔乌巢河，见证着他(她)们的爱情，流淌着他
(她)们的幸福。作品第一次尝试用“萨卡”(苗语，湘西苗
歌之一)和松桃苗歌相结合，并对其调式加以创新的方
式，演绎湘黔边区的爱情，演绎传统苗歌“尖尖想萌”。
旋律优美，婉转悠扬，节奏明快，意境幽远。

“2013年，瓦窑清水村青年歌手吴金鹏在《星光大
道》铜仁选拔赛中脱颖而出，导演让他准备一首具有本
地特色的原创歌曲，以便在《星光大道》上演唱。吴金鹏
找了几首，导演都不满意。最后他找到龙志平，希望龙
志平能为他创作一首参赛歌曲。虽说此前他们并不相
识，但作为家乡人，他欣然应允。花了两个晚上，他联想
到米酒的香甜、花鼓的酣畅，以及鼓哥鼓妹的热情似
火，作词作曲的《酒鼓情歌》便应运而生。他把吴金鹏请
到家中，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向吴金鹏讲述歌词里的花
鼓元素，以及这首歌热烈、跳跃的风格和轻快抒情的曲
调。‘一棒花鼓酒一碗，敞开胸怀任它醉……’吴金鹏对
这首歌喜爱至极，导演也十分满意。可惜，由于种种原
因，吴金鹏未能前往北京参赛。不过，这首歌在松桃广
泛传唱，2014年，获评铜仁市‘十佳音乐作品’。在铜仁
市第五届旅发大会（松桃）大型文艺演出上，导演也选
用了这首歌，由正大苗王城青年歌手吴志勇演唱。”如
今，只要松桃有大型活动，一定会有吴志勇演唱的《酒
鼓情歌》，瞬间把现场搞得热火朝天。

龙志平说，他写歌不是为了出名，就是想把瓦窑的
日子记下来，把苗族文化传承下来。“等我老了，敲不动
鼓了，听见这些歌，就知道自己没白活。”

2025年 8月 31日，黔湘边区花鼓交流暨湖南大学
“三下乡”活动在麻塘村举行。那天，村委会坝子前挤满
了人，松桃的花鼓队、凤凰的客人、湖南大学的学生们，
凑在一起，敲出了最热闹的鼓声。

龙志平站在舞台中央，手里的鼓棒挥得比平时更
有力。他敲了《十五棒》，敲了《陀螺鼓》，还和湖南大学
的学生们一起，敲了段新编的《民族团结鼓》。鼓点里，
有贵州的山，有湖南的水，有老人的笑，有孩子的闹，还
有他对瓦窑的牵挂。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一直对瓦窑花鼓文化充
满了浓厚兴趣。当收到龙志平老师的邀请时，我非常激
动，却因恰逢开学，正值学生报名的时间，我实在抽不
出身来。这种遗憾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
芽。我想象着活动现场热闹的场景，鼓声震天，演员们
精彩的表演，心里充满了失落。我只能通过在网上查看
资料，来了解整个活动的过程，这让我更加渴望能够亲
自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去。

通过网络资料，我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了活动现场
的精彩。来自松桃本土文艺团队及湖南凤凰的花鼓艺
人欢聚一堂，同台献艺，共同奏响了一曲民族文化交流
与团结奋进的华美乐章。演出现场鼓声震天，气氛热
烈。《迎宾鼓》以震撼的鼓点开启了活动的序幕，那激昂
的鼓点仿佛是一首冲锋的号角，展现了鼓韵之美，瞬间
将观众的情绪点燃。紧接着，原创歌曲《尖尖想萌》《酒
鼓情歌》《花鼓恋歌》《快来和我打老根》等先后亮相。这
些歌曲的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动听，唱出了苗族花
鼓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时代气息。歌手们用他们深情的
演唱，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苗族风情的世界。

每当我自己的生活陷入迷茫之时，我总会第一时
间与龙志平老师交流，想从他那里寻找到一点力量。他
告诉我：“他这一生，以鼓为伴。把花鼓炒成生活的味
道，写成奉献的书法，唱成灵魂的山歌，敲成生命的节
拍”。那令你铭记终生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问，仿佛触动龙志平内心最柔软的地方。2005
年的春寒还没散尽，松桃县城的风里仍裹着几分料峭
寒意，县庆办公室的同志却揣着滚烫的计划找上了门
——50周年县庆文艺演出，要做100面花鼓，要演一场
能震彻整个苗乡的花鼓舞。这对父与子被历史赋予了
重任，父亲负责制鼓，儿子负责编演。父亲捏着那页写
满要求的纸，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当了四十多年制鼓
匠，双手摸过的鼓皮能铺满乡场的上街和下街，却从没
一次接过这么大的活。“放心，咱松桃的鼓，得响得让老
祖宗都听见。”他拍着胸脯应下时，眼角的皱纹里都透
着股瓦窑人特有的倔强。

从那天起，他家的院子里就没有断过动静。父亲带

着制鼓团队，把选好的椿木段整齐码在墙根，树皮上还
沾着山里的泥点。每天天不亮，他就蹲在木段前，用手
指一遍遍地抚摸着木纹，“鼓要灵，先认木”，他总这么
说。刨木时，刨子落下的声音格外匀实，木屑像细雪似
的落在他藏青色的布衫上，肩头很快就积了厚厚一层。
到了绷鼓皮的环节，父亲更是半点不含糊，选的都是三
年以上的黄牛皮，泡软后要反复刮去油脂，直到手指摸
上去能感觉到细密的纹路。他亲自拉着麻绳，双脚蹬着
鼓身，腰杆挺得笔直，每拽一下就大吼一声，徒弟们跟
着发力，麻绳勒得他手掌发红，却连一声疼都不哼。

龙志平那时正忙着编花鼓舞的动作，每天泡在县
文化馆的排练厅里，对着镜子反复调整抬手的角度、踏
步的节奏。偶尔回趟家，总能看见父亲坐在电灯下，用
砂布纸打磨鼓腔内侧，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
墙上像尊沉默的雕像。有次，龙志平半夜回家，后院还
亮着灯，凑近了才发现，父亲正用毛笔蘸着红漆，在鼓
面上描图案，手一抖，一滴漆落在了鼓边，他立刻用指
甲小心刮掉，又重新蘸漆，直到纹路流畅得像要从鼓上
飘起来。“你编的舞，得配得上咱的鼓。”他头也不抬地
说，声音里满是期待。

县庆前三天，最后一面鼓的红漆终于干透。100面
花鼓并排摆在后院，红彤彤的鼓身映着天光，像一片燃
烧的火海。父亲绕着鼓群走了一圈，伸出手轻轻敲了敲
最边上那面鼓，“咚——”一声闷响，余音在寨子里绕了
三圈才散。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花，可刚走两步，
突然就晃了晃，徒弟们慌忙扶住他时，他的手还指着那
些鼓，“明天……明天送过去”。

没想到，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摸他的鼓。第二天
一早，他就瘫在了床上，说话都没了力气，只能睁着眼
看天花板。龙志平攥着父亲的手，说“您放心，我一定让
鼓响得漂亮”，他眨了眨眼，眼泪顺着眼角滑进了鬓角。

县庆那天，演出现场人山人海，100面花鼓在阳光
下亮得晃眼，鼓面上的图案随着节日的风轻轻颤动。龙
志平站在队伍最前面，手心全是汗。当鼓王龙云辉举起
鼓槌，“打，打”两声脆响刺破空气时，龙志平猛地抬手，
身后的队员们踩着鼓点踏步，裙摆在风中划出弧线。

“咚咚——咚咚咚——”100面鼓同时响起，声音像山洪
暴发，震得脚下的地毯都在颤抖。龙志平看着那些红彤
彤的鼓，仿佛看见父亲站在鼓群后，正咧着嘴笑，可眼
眶却突然热得发烫。

演出结束，龙志平第一时间跑回医院，趴在父亲床
边说“鼓响了，大家都拍着手喊好”。父亲的手指动了
动，像是想摸龙志平的脸，却终究没能抬起。2007年秋
天，父亲走了，走时手里还攥着一块没打磨完的鼓木。
后来，那些花鼓被存放在县文化馆的展厅里，每次去
看，龙志平都会轻敲一下，听那声熟悉的“咚”声。那是
父亲用一辈子的手艺敲出的回响，是他没来得及看见
的盛况，也是往后每一步传承路上最亮的光。

瓦窑花鼓在一代又一花鼓人的努力下，已经走出
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它成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
一张亮丽名片，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让我们共同期待瓦窑的明天更加美好，花
鼓文化的未来更加辉煌！

瓦窑，这片花鼓响起的地方，将永远充满着希望和
活力，成为人们心中的文化圣地。在这里，花鼓的声音
将永远回荡，那激昂的鼓点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为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而努力奋斗。

对于写作者来说，写过的每篇文章都是我们认真
活过的证据。落笔至此，想起龙志平老师的一次配乐朗
诵，用历经岁月沧桑的笑声诵读着“人生如梦，一樽还
酹江月”。回家后，不禁有书写的冲动。我在《致龙志平
先生》的诗里写道：

……
吊脚楼在月光里发酵成酒
他用芦笙把梯田酿成乐章
当皱纹爬上云落屯的额头
每个音符都结出稻穗的重量

此刻他煨着褪色的教鞭
像年少一样勤奋和纯洁
从过政的笔尖始终蘸着
未被世俗稀释的墨色
在一块多情的土地上
写下苗乡永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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